
■■■■■ ■■■■■ ■■■■■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暨琼崖纵队成立90周年特别报道⑨

A07
2017年8月17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张苏民 美编：杨薇

海南日报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倾情推出

红色人物

王业熹：为革命出生入死

母瑞山

革命遗址

链接词条

雕塑作品《艰苦岁月》是我国当代著
名雕塑家潘鹤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委
托、为建军 30 周年美术展而于 1957 年创
作完成的，通过雕刻在母瑞山上坚持战
斗的红军干部王业熹吹笛子，小战士偎
依身旁倾听的造型，生动展现了琼崖红
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在母瑞山上
虽然度过了异常艰苦的岁月，却依然保
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作品原件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
馆。1988 年，潘鹤按照原样铸造了《艰苦
岁月》铜塑，底座上有一行铭文“献给孤岛
奋战二十三年的勇士们”，该复刻品现落
户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邓钰 辑）

《艰苦岁月》

二
十
三
年

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部山区，是琼崖
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摇篮”，两次保
存了革命火种和力量，为海南的解放立下
不朽的功勋。1928年3月国民党蔡廷锴率
军抵琼，大肆“围剿”苏区，琼崖军民奋起反
击，因敌强我弱，反“围剿”受挫。是年冬琼
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部转移到母瑞
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第一次保存了革命火
种。1932年7月国民党警卫旅长陈汉光率
部队对琼崖苏区大“围剿”。琼崖军民英勇
抵抗，因敌我力量悬殊，反“围剿”失败。冯
白驹带领党政军 100 多人在母瑞山恶劣的
环境下，与敌周旋，最后仅剩下25名英雄，
经过 8 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后，于 1933
年 4 月突围回到琼山县革命老区，革命火
种再次得到保存。

码上读

1932年7月，随着琼崖革命根据
地的恢复和扩大，土地革命的不断深
入和发展，琼崖革命形势一片向好，
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

琼崖的天空重现阴霾。当月，为
扑灭琼崖革命烈火，广东军阀陈济棠
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率所属3个团1
个特务营，配合空军第二中队1个分
队共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
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一时
间革命形势波云诡谲、危机四伏。

7月底，陈汉光部从海口港和澄
迈县东水港登陆抵琼。陈汉光部抵
琼后，第一团驻嘉积，第二团驻定安，
第三团随旅部直属队驻府城、海口，

以期分路驻扎，齐头并进。并采取
“军事政治并重，剿抚兼施”的方针，
以“迅雷疾风”的手段和“先攻要点”

“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各个击破”
的战术，由北到南，对各革命根据地
和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敌军穷凶恶极，琼崖大地再次被
白色恐怖所笼罩。”海南省委党史研究
室副主任赖永生说，敌人所到之处实行
惨无人道的屠杀、抢掠、焚烧和奸淫，从
琼山、文昌一直到定安、琼东、乐会、万
宁，无数的村庄变成废墟，成千上万的
群众和革命者的家属惨遭杀害。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军，中共
琼崖特委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各

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敌人的“围
剿”，保卫根据地，保卫苏维埃政权。
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红军独立师下辖
3个团和1个行营，共1800人联合各
根据地的赤卫队，在中共琼崖特委领
导下，顽强奋斗，奋起反击。

赖永生介绍，抵达海南岛后，敌军
迅速向琼崖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疯狂发
动进攻。他们出动飞机大炮，以机枪
火炮等密集的火力，向根据地狂轰滥
炸、疯狂扫射。红军据险扼守，浴血奋
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
在必经之路沿途挖陷阱、插竹签、埋地
雷阻敌深入。“琼崖红军终因寡不敌
众，遭受惨痛伤亡，粮食、物资更被洗

劫一空，几乎弹尽粮绝。”他说。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琼崖红

军虽英勇斗争，战局却是惨烈。至
1933年初，琼崖几块主要根据地先后
被敌攻破，除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的琼
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
警卫连在母瑞山，以及分散在各地的
少数红军指战员和部分党政干部就
地坚持斗争外，独立师已经解体，各级
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均遭到严重的破
坏，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了，琼崖党
组织与省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赖永生表示，至此，红军第二次反“围
剿”斗争失败，琼崖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
潮，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受挫

■ 本报记者 邓钰 侯小健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母瑞山前风如刀，欺我
壮士饥无粮。蕉叶茅草做军
装，野菜野果充饥肠……”豪
迈的战歌曾在定安境内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回荡。在 80
岁老人王学广心中，这战歌
穿越了山风与岁月，吟唱着
琼崖红军在母瑞山留下的不
朽功绩。

“山不藏人人藏人，母瑞
山上谱写了一曲曲艰苦卓绝
的革命壮歌。”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馆长王学广对那
段历史娓娓道来。

他介绍，1932年秋天，琼
崖红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第二
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第
二次撤退至母瑞山到突围成
功的八个多月中，可以说是
琼崖革命斗争史上最艰难的
时期。“正是在这样艰苦环境
下，革命星火得以保存，最终
形成燎原之势。”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遭到惨重
失败，几乎到了琼崖革命火苗最为暗
弱、琼崖革命武装岌岌可危的时刻，
但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
并没有因此悲观绝望，而是从失败中
吸取经验教训，决心再上母瑞山，保
存革命火种，继续领导琼崖红军和人
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如今重走母瑞山，草长莺飞，花
木掩映间，工人们正忙碌地堆墙砌瓦
将红军医院、供销社粮食厂等革命遗
址重新复原，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崔开勇说，当年，在第二次反“围剿”
斗争后，母瑞山各处基建荡然无存，
琼崖红军面对的只有一片被炮火轰
炸的废墟。在这一片危机四伏的山
林里，琼崖红军艰难求生，萧瑟度日，
一待便是八个多月。

“最先遇到的难题是饥饿。”崔开

勇介绍，琼崖红军最初还有些粮食储
备，并可向百姓筹粮，但随着敌军的进
一步封锁与袭击，战士们不得不在山间
东躲西藏，粮食从饭团到稀饭再到饭
汤，队伍最终断了粮。为了生存，红军
战士只能上树下地寻找一切可解决饥
饿的食材。河里的鱼虾、浮萍和青苔，
林间的野菜、竹笋和野草，甚至树上鸟
窝中的雏鸟和鸟蛋，都是红军的充饥
之食。当时，一种叶嫩茎软的野菜几
乎成了战士们每天的主食，这种野菜
后来就被冯白驹命名为“革命菜”。

为了鲜活地展示当年琼崖红军
的生活状况，王学广将“革命菜”移植
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区，向
每位前来参观的游客展示。“有些小
朋友好奇地问红军吃革命菜是不是
为了养生保健，我只好加倍严肃地告
诉他们那段历史。”他说，当年琼崖红
军长期靠苦野菜充饥，肠胃长期无油

盐荤腥，不少人瘦成了皮包骨，还因
营养不良染上了夜盲症、水肿病等病
症。“那般痛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也
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与饥饿一起蚕食年轻战士
体能与健康的，还有衣不蔽体所带来
的寒冷。崔开勇说，红军战士们没有
多余衣物，在穿行密林时，身上军服
早已变得衣衫褴褛。他们过上了野
人一般的生活，冷时只能相互依偎取
暖，睡觉时必须把芭蕉叶烤热当席
睡、当被盖；火柴用完了，还得学古人
钻木取火。

“由于没有固定居所，红军时常
流动转移，今天睡山洞，明天睡丛林，
山间潮湿寒冷，许多战士患上疾病。”
王学广感叹，有多少人是被饿死、冻
死的？没有确切的统计。在中瑞农
场水坡5队22段的路边曾经有棵大
榕树，当年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

息，便再也无力站起来。
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的

搜剿、袭击，包围圈越来越小，加上饥
饿疾病的折磨，母瑞山上100多人的
队伍，至1932年年底就只剩下了冯
白驹、符明经、王业熹、刘天佑（红军
庶务长）等4名干部和20名红军战
士，以及王惠周（冯白驹妻子）、李月
凤（红军炊事员）2名女同志，共26
人。他们像26颗革命火种，燃烧在
母瑞山的密林深处。

值得一书的是，当地百姓对于琼
崖革命的支持和配合，让冯白驹日后
留下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感叹。在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一面墙
上，印着四幅水墨画，分别展现了百
姓穿越陡峭山岭，为红军报信、送粮
以及帮助红军作战和转移的场景。时
光荏苒，这份红色精神早已融入这片
热土，汇入当地百姓跃动的血脉中。

母瑞山蛰伏八月待天明

1933年1月下旬，冯白驹与另外
两名干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山
上的环境实在不利于琼崖革命的恢
复和发展，突围下山寻找党组织依然
是最佳的途径。

当年春节期间，趁敌军疏于防备之
际，冯白驹带领25名干部战士，由女炊
事员李月凤带路，向澄迈二区转移。不

幸的是，因被人告密，李月凤在进村联
系时被敌人捕获杀害。满怀着悲痛的
25人只得连夜离开该地，重返母瑞山。

当年4月，冯白驹等25人再次
突围下山。这一次，他们巧妙地躲过
了敌人的埋伏，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
夜行，途经翰林、岭口、龙门、仙沟、甲
子等地，最终回到冯白驹家乡（今海

口市琼山区长泰村），并与同在琼文
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胜利会
合。琼崖革命火种也因此得以保留。

“如果第二次革命火种没有保留
下来，那么海南解放的历史可能就因
此改写，谁能不说这是一场浴血创造
的奇迹呢？！”王学广说。

浴血破重围，战旗再飘扬。赖永

生表示，母瑞山突围的成功，与坚持
琼文斗争的干部胜利会合，彻底粉碎
了国民党妄图围歼中共琼崖特委领
导机关的阴谋，保住了以冯白驹为首
的琼崖党政军领导核心，对琼崖革命
斗争的恢复、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琼
崖革命从此出现了新的转机。

（本报定城8月16日电）

浴血破重围战旗再飘扬

■ 本报记者 侯小健 邓钰

在琼海市中原镇迈汤乡文园村，
有一座历经百年风雨、青瓦灰墙的老
宅，屋后是片槟榔林。这，就是琼崖
革命烈士王业熹的故居。

老宅正厅墙上挂着王业熹的一幅
炭画遗像：身着中山装，方形脸，鼻梁上
架副眼镜，眉清目秀，儒雅中透出坚毅。

“曾伯父一生是从战火中走过来
的，为了革命，他很少着家，我们后辈
都十分敬仰他。”年近六旬的王业熹
曾侄孙王壮自豪地说。

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
锦爱说，王业熹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

青年。1917 年考入琼崖东路中学
（今琼海加积中学）后，就成为该校学
生运动的领头人。

1922年，王业熹随同乡到新加
坡一带谋生。1923年秋，回国考入
上海远东商业专科学校读书，并在上
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初
夏，王业熹受党组织派遣回琼崖工
作，他先后在澄迈中学和琼东中学任
教，配合琼崖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琼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后，王
业熹也撤退到乐会县第四区与琼崖
地委书记王文明一起活动。之后，他
随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陵水县城，任
中共陵水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27年12月16日，陵水县苏维
埃政府宣布成立，选举王业熹为主
席。在王业熹主持的县苏维埃政府
的领导下，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
地革命高潮。

1928年冬，王业熹和琼崖苏维
埃政府机关及红军走上母瑞山，开辟
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荒生产，创
办红军干部学校，为琼崖革命根据地
的恢复和发展积蓄了力量。1932年
8月，王业熹等琼崖战士在母瑞山进
行 8 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
争。1933年4月，王业熹与冯白驹、
符明经等25人突破敌人的重围，潜
回到冯白驹家乡（今海口市琼山区长

泰村）。之后又与琼文县委的领导同
志取得联系，继续点燃革命的烈火。

“王业熹一生追随王文明、冯白
驹，为琼崖革命出生入死，对革命胜
利充满信心，革命低潮时与同志们相
互鼓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支撑着
革命的红旗始终不倒。”省委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赖永生说。

由于他长期在敌后坚持艰苦的
游击战争，积劳成疾，1947年5月1
日逝世，时年48岁。为褒扬王业熹
革命的一生，冯白驹于1956年6月
在王业熹的炭画遗像上，题写了“生
为民死为民，人虽死而精神尚在。”

（本报嘉积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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